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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涛 里 的 守 望

王尚海的选择，决定了塞罕坝的
命运。他的骨灰化作春泥，滋养着这
片他倾注了一生的土地。

塞罕坝的初冬，万籁俱寂。我踏
着没过脚踝的积雪走进王尚海纪念
林，脚下咯吱作响，像是时光的节
拍。落叶松笔直地刺向苍穹，积雪压
枝却难掩其铮铮铁骨。林间偶尔掠
过的风，在松梢间激起阵阵涛声，仿
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坚守的故事。

这片位于内蒙古高原南缘的土
地，平均海拔1500米，年均气温零下
1.3℃，极端最低气温达零下43.3℃。
积雪期长达7个月，无霜期不足两个
月。正是在这片被称作“不适合造
林”的高寒荒漠上，王尚海带领着第
一批建设者开始了他们的征程。

一棵松的启示

1961年，原林业部领导专家来塞
罕坝考察时，在荒原上发现了一棵百
年落叶松迎风而立。专家动情地说：

“要好好保护这棵树，这是建场的依
据，也是建场的决心和信心！”

“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意为
“美丽的高岭”。历史上，这里曾是水
草丰美、森林茂密的天然名苑，辽金
时期被称为“千里松林”。然而随着
清朝末期开围放垦，加之日寇掠夺性
采伐，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的原
始森林已荡然无存。

从地理位置上看，塞罕坝地处内
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与北
京的直线距离只有 180 公里。浑善
达克沙地海拔 1400 米左右，北京的
海拔仅为 43.71 米。当时北京年平
均沙尘天数达56.2天，面对“风沙紧
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1962 年 2 月
14 日，国家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
正式组建。

一支369人的创业队伍，平均年
龄不到24岁，响应党的号召，从全国
18个省市奔赴塞罕坝，开始了抗击风
沙的征程。

王尚海的抉择

王尚海出生于1921年4月，老家
在山西五台县阳白乡李家庄村。父

母都是农民，祖辈房无一间，地无一
垄，靠租种地主家土地维持生活，就
连房子也只能租住。外祖父没有儿
子，只有一个女儿。王尚海的父亲是
个木匠，聪明而又勤劳，父母结婚后，
就在外祖父家一起过日子。外祖父
有十亩的山坡地，每年还要种一点地
主家的土地，家里养着一头毛驴，辛
辛苦苦，勤俭持家，后来自家才勉强
打了三孔土窑。

王尚海 8 岁时才开始在村里的
小学上学，半半拉拉地念了四年书，
就辍学在家参加农业劳动。当时满
心就是想着好好干活，当一个老老实
实的农民，靠着双手勤劳耕作，将来
自己家也能有几亩土地，能吃饱饭，
再也不用受地主的气就好了。

1944年5月，经村里一位姚先生
（早期中国共产党员）介绍，王尚海秘
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加当时
五台县抗联会工作，抗击日本侵略
者，革命热情特别高，不久就担任了
抗联会农民部长。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土地改
革。1945 年 10 月，王尚海被调到当
时的热河省围场县半截塔区任农会
主任，在塞外开展游击战争。这之后
几年里，他先后担任半截塔区、孟滦
区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先后担任围场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
副书记、围场县委书记。1960 年 7
月，调到承德行署任畜牧局长、农机
局长。

1962年，塞罕坝建林场，组织上
动员王尚海去任职。这个抗战时期
的游击队长、围场县第一任县委书
记，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带着妻子和
五个孩子，从承德搬到坝上的地窨
子。这个决定让亲友们不解，但王尚
海只说了一句：“我把坟地都看好了，
就在马蹄坑。”这句话里，藏着一种坚
定和决绝。

建场初期，创业者们住的是地窨
子、窝棚、仓库、马棚和粮仓。塞罕坝
冬季漫长，创业者们上山经常要踏着
过膝的积雪艰难跋涉。加上早期造
林成活率不足8%，场内刮起了“下马
风”。然而王尚海没有放弃，他穿上
皮袄，骑上枣红马，带着技术人员跑
遍了塞罕坝的山山岭岭。他发现坝
上残存的落叶松生长良好，坚定地表
示：“山上能自然生长松树，我就不信
机械造林不活！”

马蹄坑大会战

1964年春季，王尚海选择了马蹄
坑这片三面环山的土地，展开了决定
林场命运的“大会战”。马蹄坑位于
总场东北部 10 公里处，形如马蹄踏
痕，共有760亩地，地势平缓，适宜机
械作业。

王尚海带领120名精兵强将，调
集最精良的装备，打响了“马蹄坑大
会战”。连续30多天，大家吃住在山
上，啃凉窝头、喝化雪水，夜宿在简陋

的窝棚里。四月的塞罕坝，白天气温
通常在零度以下，每个人的雨衣外面
溅满泥浆，冻成了冰甲。

关键时刻，王尚海等四位场领导
不约而同地把家搬到塞罕坝，破釜沉
舟，以定军心。技术骨干通过反复实
践，创新了适合高寒地区的“全光育
苗技术”，培育出优质壮苗，解决了大
规模造林的苗木供应问题。

当调查结果显示成活率达到
96%时，这个铁打的汉子跪在山坡上
号啕大哭。泪水里，饱含着艰辛付出
后终获成功的百感交集。马蹄坑大
会战的成功，开创了国内机械栽植针
叶树的先河，为塞罕坝的造林事业奠
定了坚实基础。

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

在王尚海带领大家造林的13年
间，共造林 54 万亩。而他的孩子们
却穿着破旧衣裳，面黄肌瘦地成长
在这片新生的林海里。妻子为了补
贴家用，只能在林场做临时工。即
便小儿子因高烧未能及时治疗落下
终身残疾，王尚海也未曾离开这片
土地。

第一代务林人陈彦娴回忆说：
“那时候的人们思想很单纯，没有想
什么苦啊累啊的，只是想怎么把党
交给的工作干好。”建场初期，他们

“渴饮沟河水，饥食黑莜面。白天
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雪来查
铺，鸟兽绕我眠。劲风扬飞沙，严霜
镶被边”。

塞罕坝人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
此。1977年10月28日，林场遭遇罕
见的雨松灾害，一夜之间，57万亩树
木被厚厚的冰凌包裹，20万亩树木全
部被毁。1980年夏天，又一场百年不
遇的大旱导致12万亩树木旱死。面
对灾难，塞罕坝人没有灰心，他们含
着眼泪清理死树枯枝，重新栽下新
苗，从头再来。

绿之源，尚海纪念林

1991年，为纪念王尚海等老一代
创业元勋的功绩，林场将这片森林命

名为“王尚海纪念林”。这里长眠着
这位塞罕坝的奠基者——遵照他的
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在了马蹄坑，伴
他长眠的那片松林也因此得名。

如今的王尚海纪念林，位于原马
蹄坑造林会战区，是塞罕坝精神发源
地、百万亩林海起源地。林中立着一
座“绿之源”石碑，象征着这片林地是
塞罕坝百万亩林海的绿色源头。

在“绿之源”石碑周围，樟子松高
达30米，每棵大树的间距几乎相同，
深绿色的树冠高度也几乎一致，一排
排、一列列整齐划一。塞罕坝无霜期
短，树木的生长期很短，每年只能生
长一点点，这些整齐挺拔的树林背后
是务林人数十年的精心呵护。

精神的传承

如今，塞罕坝迎来了“二次创业”
的新阶段。林场按照“见缝插针”的
方式造林，并特意强调营造混交林，
改善林区单一的树种结构。预计到
2030年，林场有林地面积达到120万
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86%。

塞罕坝的生态效益逐渐显现：这
片世界最大的人工林有效阻滞了浑
善达克沙地南侵，每年为滦河、辽
河下游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淡水
2.84 亿立方米。林场已成为带动群
众致富的“绿色银行”，通过驻村帮
扶、生态旅游、苗木生产，众多百姓
受益。

望着王尚海纪念林中那座“绿之
源”石碑，我仿佛看到了王尚海和他
的战友们奋战在这片土地上的身
影。石碑静静地立在林间，见证着塞
罕坝的变迁。

不远处，一群新党员正在宣誓，
响亮的声音在松林间回荡，与当年的
誓言遥相呼应。六十余载春秋，三代
人接力，荒原变林海，沙漠成绿洲。

夕阳西下，整片林子披上金色的
光辉。我转身离去，又忍不住回望。
但见暮色苍茫中，棵棵落叶松如挺直
的脊梁，撑起了塞罕坝的天空。那不
是树，那是一代代塞罕坝人用生命铸
就的精神丰碑。

张东伟

王尚海纪念林

塞罕坝展览馆的历史照片


